
军政往事

怀念罗荡萍

索 俐 *

2015 年 12 月，正在福建上杭金秋公寓小住，突然接到刘

关秀大姐的电话：“老罗 12 月 5 日走了，走得很安详，在燕

山住了 50 多天院，还是因脑瘤。你是老朋友，特意告诉你一

声……”

我感到一片茫然和伤感，在燕山住了 50 多天院，怎么一

点都不知道？若知道一定要去看他啊……

真正结识老罗是 1993 年 5 月。“五一”放假期间，一行

山友去拜谒连泉禅寺遗址。连泉禅寺海拔 800 多米，坐落在

1000 多米高的连泉顶下，是一座颓圮的明代古寺。

十余位山友中老罗年龄最大，64 岁，头发虽已花白，身

体却很健壮，手持拐杖，一路攀山路、跃沟坎、分林拨木、谈

笑风声，还时不时站在小山头吼上几声，那爬山速度和精气神

丝毫不输我们这些三四十岁的中年人。那天，众山友在连泉寺

遗址连句时，我曾诌出“老罗六十四，赵萱九龄童”的感慨。

* 索俐：已退休，现为燕山石化公司关工委副秘书长，原为《燕山

油化报》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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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也曾见过老

罗，知道他是原燕山

区组织部副部长，一

位离休老军人，兴趣

爱好十分广泛：迷摄

影、搞根雕、写文章、

收藏拐杖，且成果显

著。 罗荡萍老人讲述往事

他曾在《黄金之秋》一文中写道：“我的《远恋》、《亘古》

两幅摄影作品分别在“慕田峪长城赛”、“北京长城赛”中参

展；《黑猩背子》、《老鹰》两件根雕艺术作品在北京、淄博

老年艺术展中展出；先后获北京市老干部局通讯报道奖，房山

区老干部局通讯报道一等奖；《手杖、情绪、收藏》一文获《燕

山油化报》好新闻、好作品奖；收藏手杖的事情刊载于《中华

老年报》上……”

深入接触后，感到他是一位真诚、豪爽、健谈、乐观、热

爱生活、很有亲和力的老人。

1
公元 2000 年，房山区组织部门向离休老干部征集回忆录，

老罗便开始撰写一系列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的文章。也就是在这

一时期，我与老罗的接触逐渐多了起来。

与老罗接触，主要是帮他修改抗美援朝回忆文章。抗美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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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时，老罗在著名的 38 军当文化教员。他非常谦逊，说自己

初中一年未上完就当了兵，文化底子薄，不会写文章，请我帮

他润色修改。对老罗的要求我感到诚惶诚恐，能够帮一位离休

老兵做点事情我深感荣幸，并由此得知了他在朝鲜战场的艰辛

生死经历：

1950 年 11 月，跨过鸭绿江赴朝作战的第一天，连里发给

他的棉大头鞋却在行军时不慎丢失了。在零下二十多度的严寒

中，穿着一双单胶鞋，他的脚趾被冻成了紫色，肿得镜子似的。

赵副指导员得知后，要他马上回后方休息治疗。但刚刚入朝不

久的老罗坚决要求不离开连队。赵副指导员只得把四个连干部

的洗脸毛巾给他包脚用。在领导和战友们的帮助下，老罗一路

行军打仗，始终没有掉队。二次战役穿插到三所里车站时，指

导员将一条缴获的美国军用毛毯送给老罗，要他多做几双鞋垫，

勤换着点解决冻脚问题。老罗将毛毯一小半剪成八双鞋垫轮流

替换，剩下的一大半则在休息时用来包脚御寒。就这样，他顺

利完成了赴朝后第一个冬天的行军和作战任务。

1952 年春节前夕，一个漫天飞雪的黄昏，老罗和军械员

老赵与营里的宋管理员奉命去团后勤处领取西藏慰问志愿军的

牛肉干。领取牛肉干返回前沿的路上，敌人的排炮封锁了道路，

军械员老赵的手臂负伤。老罗接过老赵背的那袋牛肉干只得和

几位战友翻山返回阵地。经过数个小时奔跑，大家尽管饿得肚

子咕咕叫，但谁也没动一块牛肉干。大家相互鼓励，抖擞精神，

用积雪充饥，一鼓作气把牛肉干全部背回了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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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深夜露营有一条毒蛇钻进老罗的被子，押送美军俘

虏几经辗转终于回到后方……在这一系列文章里，老罗不但回

忆了自己的往事，还满怀深情讲述了战友们舍生忘死、机智勇

敢的故事。如《光着屁股抓俘虏》、《和美国飞机捉迷藏》、

《化作春泥更护花》、《一位可敬的女战友》、《美国兵能“还

阳”》、《谭贵发的鼻涕》、《一车高粱米换一车美国兵》等等。

这些文章，满怀深情，真实生动地再现了当年抗美援朝战

争的艰辛与残酷，再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不怕牺牲、有我无敌

的气概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拜读这些文章，我更加深入地了

解了老罗，了解了志愿军，了解了这些老兵的胸怀。

老罗的文章很朴实，有情节，有细节，故事性很强，略加

润色就十分生动，所以用不着怎么修改。之后，这些文章或刊

登在报刊杂志上，或收录在离退休老干部文集中。

鉴于老罗的文笔和经历，我建议他应有计划地写一本回忆

录留给后人。他本人也曾动了心思，但由于后来突然换了肺癌，

身心精力大不如前，只得暂时作罢。

2
老罗的人生经历可以说充满了传奇色彩。取名罗荡萍，意

思是说自己的身世就像水面上随风飘荡的浮萍。

1926 年 5 月，老罗出生在湖南郴州荷叶坪镇的一个山村里。

家境原本不错的罗家，由于一场可怕的瘟疫落得家破人亡：父

母和兄弟姐妹全部死去了，只剩下 7 岁的罗荡萍靠流浪和乡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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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接济过活。

“我小时候是吃百家饭长大的……”老罗曾多次谈起童年

的困苦经历。家里的土地让人家来耕种，小孩子不懂得收租管

理，靠着乡亲们的同情，他东家吃一顿，西家吃一顿，勉强维

持生活并上了小学。

那一年，他去竹林中挖笋，被一头凶猛的大野猪扑到，腿

上被撕咬得血肉模糊，幸亏有乡亲们赶到才救下了他——至今

腿上还留着明显伤疤。

他曾用自制的炸药，炸死了一头伤人的豹子。

上初中一年级时，由于得罪了有权势的语文老师，学校要

惩罚他，加上生活失去着落，好心的数学老师介绍他到湖南长

沙第一师范的一位朋友那里。为寻一条生路，不给这位生活拮

据的好心人添麻烦，罗荡萍毅然报名当了兵。

抗战胜利后台湾光复，罗荡萍奉命随军赴台湾住防；在台

湾住防两年后，又换防到大陆，并成为傅作义部队的一员。

1949 年 1 月 30 日，傅作义宣布接受解放军改编，北平和

平解放，罗荡萍留在部队被编入解放军第 38 军。到军政大学

培训一段时间后，他重回 38 军任文化教员。不久，抗美援朝

战争爆发，第 38 军奉命赴朝作战，罗荡萍亦随军参加了与世

界上武装到牙齿的美国大兵的较量。

1953 年 7 月 27 日，朝鲜停战协议签订，抗美援朝战争结束，

志愿军陆续返回祖国。

1955 年，罗荡萍随 38 军回到东北吉林，后又迁到河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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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他努力学习，热情工作，并因工作成绩显著被任命为第

38 军 113 师炮团副政委。

“文革”开始后，为确保国家重点战备工程——北京东方

红炼油厂建设的顺利进行，1968 年 7 月，国务院批准对东方红

炼油厂实行军管，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38 集团军派出 10 名干

部和一个排战士到东方红炼油厂成立了军管会，王向清任主任，

朱文俊、罗荡萍任副主任，全面负责和指挥东方红炼油厂的创

业大会战。

1973 年，军管会使命结束，罗荡萍等回到 38 军。1979 年，

他从部队转业重新回到了燕山。

当时，北京石化总厂党委书记杨义邦曾找罗荡萍谈话，要

他到石化区办事处任组织部长。但罗荡萍却谦虚地说：“我刚

从部队转业，对地方情况也不太熟悉，还是让地方的同志当部

长，我当个副部长协助工作吧。”就这样，在副部长这个岗位上，

罗荡平一直工作到离休。

老伴刘关秀曾抱怨说： “老罗，1957 年我们结婚你的工

资就是 104 块，转业后还是 104 块……”

老罗却动情地说：“知足吧，在朝鲜战场，我们一个连上

去没有几个人活着回来，跟牺牲的同志比，能活着就万幸了，

还讲什么待遇？”

老罗的生命力真可谓坚韧顽强：肺癌手术之后，他努力锻

炼，乐观向上，身体康复得很好；后来突发脑出血，在颅骨上

打了三个洞竟然奇迹般恢复过来；再后来又发现了脑胶质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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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了伽马刀手术，仍不屈不挠地与病魔作战……

3
2010 年以后，为搜集燕山石化公司的历史照片，撰写吴

仪和彭树桢同志的稿件，我曾多次采访老罗。他思路清晰，尽

管坐在轮椅上没有原来那样健谈，但仍向我提供了许多宝贵的

材料，并了解了那个年代的许多事情。

东方红炼油厂会战初期，正值“文化大革命”，几乎所有

企事业单位都分成了“造反”和“保皇”两大派系。参加东炼

会战的各建设单位自然也存在着派性矛盾。

“避免内斗、消除派性，让所有参加会战的单位和职工把

精力和心思都用在大会战上，这是我们军管会最重要的任务！”

罗荡萍动情地回忆说。

正是基于这样的政治责任，军管会要求：凡参加东炼会战

的单位和职工，来到东炼后一律不准搞派性，任务就是“抓革命，

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坚决完成党中央、毛主席交给的

政治任务！

老罗虽是东炼军管会副主任，但谦虚平易，很少有命令主

义和“左”的东西，对人总是乐呵呵的。他分管思想政工工作，

很注意倾听工程技术人员的意见和建议，在职工中有很好的人

缘，干部职工与他关系都很好。

“我这人家庭出身是地主，又当过国民党兵，政治上多少

受了些影响，知道‘左’的东西对人压力有多大，所以处理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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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时尽量实事求是，少伤害人。”老罗对我说。

罗荡平讲述了如下几件事情。

一天下午，东方红炼油厂在东山坡露天广场召开会战誓师

大会。大会结束时已近傍晚，罗荡平在主席台宣布：“大会结束！

下面，放映电影——沙家兵！”

老罗错把“沙家浜”的“浜”字读成“兵”字，便引得了

下面一片哄笑。

主席台后面的吴仪听到后立即走到老罗身边悄声说：“罗

主任，是沙家浜，念‘浜’（bang），不是兵。”

老罗赶忙更正说：“错了，不是沙家兵 ,是沙家浜！”

于是，会场下面又是一阵哄笑。

这件小事，让大家深感到老罗的真诚与谦逊。

一天，东炼水连的一个小操作工突然从楼上跳下来自杀

了！大家十分惊震。

那时候，“自杀”就是对党和人民的背叛，死了也要受到

批判。但罗荡平知道，一个年轻轻的小操作工会有什么背叛，

很可能是连里管理教育不当才发生了不应有的悲剧。

如何处理？就在老罗做思想斗争的时候，吴仪同志谈了自

己的看法：“罗主任，一个十七八岁的小青年，怎么会是背叛？

一定是有什么事想不开……你说是不？”

吴仪的话，坚定了老罗认识。处理这件事的时候，他既没

有政治化，也没有上纲上线，而是家属来了以后给予了同情和

安慰，妥善解决了后续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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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职工生活中存在的困难，老罗也是能帮就帮。

一次，吴仪等同志找到老罗说：“罗主任，一位女职工要

生小孩了，还租住在当地老百姓一间四面透风的房子里，地上

还要生煤炉子，怎么办呢？”

老罗立即表态说：“你们组织人去帮助修一修，大胆去做，

没错！我支持！”

有了老罗的尚方宝剑，大家很快为这位女职工修好了房

子……

那时候，为丰富职工文化生活，老罗常带队组织职工乘车

去北京观看文艺演出或体育比赛。干部职工反映说，跟老罗在

一起，大家是既开心，又安心。

车行于荒郊野外没有厕所而大家还要方便时，老罗会让司

机停下车，然后向大家发令：“快点下车，男同志在车左，女

同志在车右，分别方便！”于是，大家嬉笑着鱼贯下了车。

一次，去北京首都体育馆看冰球，回来的路上天下起了鹅

毛大雪。载着 40 多人的大轿车腾云驾雾一般走了两个多小时

才到厂区。那时，凤凰亭大坡还没有改造，路又窄又陡。车开

到上坡时车轮打滑，车尾一个劲往山沟边滑，情况非常危险。

带队的罗荡萍立即让停车，并让所有的人都下了车。他让司机

老马扶好方向盘，然后指挥大家在车后喊着号子推车。在老罗

指挥下，大家齐心协力一点一点把大轿车推上了山坡顶……一

场车翻人亡的重大交通事故避免了。

2012 年去看望、采访老罗，明显感到他的精神大不如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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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坐上了轮椅，说话也开始费力，右手已不听使唤，但仍在

小桌上练习写字，想以此来恢复手臂功能。

据刘大姐回忆，几个月前，老罗大概已料到将不久于人世，

便趁着清醒叮嘱说：“我死后不要麻烦组织，不要写什么悼词，

搞什么遗体告别，三年后能有个评价就行了。那时候，功过是

非就比较客观了……”

唉，乐观豁达、实事求是、坚韧顽强的老罗；一位令人尊

敬而怀念的离休老兵！

本文作者采访罗荡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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